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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青岛到山东诸城，200 多公里的距离，往返
需要 5 个多小时车程。青岛一对 80 后夫妻毕艺和何静
每周拿出半天时间到诸城马耳山小学支教， 一坚持就
是 7 年。

作为一名音乐老师， 何静的高中声乐指导老师就
在马耳山小学支教。偶然间，得知这所小学缺一个长期
支教的音乐老师，何静就上了心。 和老公毕艺商量后，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夫妻组团一起去支教———何静教
音乐，毕艺教足球。

毕艺是青岛市殡仪馆的一名整容师 ， 工作是
24 小时轮班制 。 每周四上午 10 点左右 ，毕艺开车
去何静单位接上她后 ，就往诸城开 。等在诸城上完
课后 ，他们 4 点半开始往回走 ，一般要到 7 点才能
到家 。

刚开始支教时，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作秀，是为
了出名。 何静说，他们接受采访只是为了帮助孩子们，
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他们。

之前，毕艺的足球班上有个男孩叫丁仕鹏，他妈妈
患有尿毒症，一个星期要做两次透析。本就贫寒的家庭
很难担负得起高昂的医药费。 何静和毕艺在一次采访
中说到了这事，很多好心人联系到他们，希望给这位妈
妈捐款。 现在，通过筹集到的捐款，丁仕鹏的妈妈已经
做了换肾手术。

为了不耽误孩子上课，毕艺经常和同事换班，何静
则放弃了下午给各个学校上课的机会。“没有人相信我
们能坚持下来，因为以前也有志愿者去了两三次，就不
去了。 ”毕艺说。

现在， 夫妻俩经常带着女儿毕语萱去给学生们分
糖果和蛋糕。正在上幼儿园小班的她，成了马耳山小学
最小的志愿者。

“只要学校的孩子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做下去，我
们两个做不动了，就让孩子继续去做。 ”何静说，“做好
事是会上瘾的，要一直坚持下去。 ”

在不同于常人的世界里，在足球竞技的舞台上，他们向命运发出了顽强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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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没有中国队的身影，
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支特殊的中国足球
队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6月 18日，中国盲人足球队获得了盲足世界
杯季军。 这是中国盲人男足在盲人足球世界杯上
取得的最好成绩。

与传统足球不同， 盲人足球采取 5人赛制，
除守门员外，其余 4名队员都是经医学鉴定视力
一级残疾的盲人。 根据比赛规定，他们必须佩戴
多层眼罩，在黑暗中完成带球奔跑、过人、防守等
全部动作。

在不同于常人的世界中，盲人们用一次次
的奔跑，向命运发出了顽强的呐喊。 那么，盲人
们为什么参加足球队？ 足球这项运动给他们带
来了什么？盲人足球队的未来又在哪里？近日，
《工人日报》 记者对河北省盲人足球队进行了
探访。

出路在哪里

今年 6 月底，在沈阳举办的全国残运会预
选赛上，河北省盲人足球队队长侯立杰在与对
手争抢足球过程中，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

搁以前，这是他不敢想象的事儿。 作为患有
先天性白内障，右眼视力完全丧失，左眼仅剩余
一点光感的盲人，家人格外注意对他的保护，从
不让他磕着碰着。 他打小出门都由家人牵着走，
到了上学年纪，从家到学校 200 米路程，常人两
分钟的路程，他要一步一步挪上 10分钟。

而由于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他
只得举手请示老师后，跑到讲台上仔细端详，记
下要点后再跑回座位。 这样的举动往往引得班
上哄笑连连，课下更免不了被同学捉弄。 “自信
心全无，不敢与人交流，感觉十分孤独。 ”他走路
总弓着腰，低着头，年纪轻轻，却像个小老头。

小学毕业后，侯立杰便辍学在家，一待就
是 4 年。 他每天在床上躺着，死死地盯着天花

板，听了爸妈不少的叹息声，“得了这个病咋办？ 能
治好不？ 治不好咋办……”

有人劝他父母认命，别让孩子在家闲着，抓紧
去报个特殊教育班学一门盲人按摩的手艺，长大后
好有碗饭吃。

和很多队友一样，侯立杰也抗争过。他曾在北京
物流公司卸货打工， 住在直起身子就顶到天花板的
地下室里。 吃大锅饭时，锅里是白菜大肥肉膘子，他
眼睛看不到，捞不到肉，便蘸汤就着馒头吃。 那段日
子里，他总是问自己：“不去学盲人按摩，我还有出路
吗？ ”

黑暗是竞技的舞台

2014 年，河北省残联选拔残疾人运动员，侯立
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后，被现任河北省盲人足
球队教练刘子龙相中，进入了足球队。

盲人足球比赛用球比正常足球要重，内部裹有
铁皮，设有多个响铃。 足球一滚动，响铃就碰撞铁皮
发出声音。 “在教练的指导下，尝试着碰了下球，感
觉像在踢石头。 眼前一片黑，别说踢球了，走动都不
敢。 ”侯立杰说，尽管盲人们与足球的初次接触，大
多算不上甜蜜，但踢着踢着就喜欢上了。

比赛中 ，球员需要不停在场上高喊 “位 、位 、
位……”，表明自己的站位。 失去了直观的视觉判
断，听声音辨方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 但正式比赛
时人声嘈杂 ，盲人们的肢体协调性较差 ，发力时
收不住劲 ，长期训练下来 ，队员们身上或多或少
都带着伤。

有一回，侯立杰在争抢中不慎把脚崴伤，经医
院诊断为韧带拉伤，打了厚厚一层医用绷带，休息
了 1 个多月才见好转；副队长周鹏涛曾在一次比赛
中撞到了对方球员的额头，左边眉骨处缝针；球队
后卫白胜朝脚底长满水泡，刚挑破的水泡上擦着药
水，布满整个脚掌……

但这并没有影响队员们踢球的热情，对他们来
说，足球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信心、
视野、友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自由。

白胜朝在入队前很自卑。 为了遮住自己的光头，他
从小就戴着帽子，可入队后一个月就把帽子摘了。 “自信

心变强了， 不觉得戴帽子丢人了
呗。 ”踢球让他告别了过去的自己。

侯立杰这些年随队征战，去
过不少地方，开阔了眼界。“沈阳、
福建、 四川……我们县里的正常
人都不一定去过这些地方。 ”

周鹏涛入队前朋友很少，如今
他多了 7个兄弟。 “球队就像家一
样。 ”刚入队时，他不熟悉环境，每
次出门，队长都会让他搭着肩膀在
前面带路；练完后，脚抽筋，临近的
球员就会摸索着走过来，给他按摩
舒缓神经。

赛场上一同流过汗水、 分享
过喜悦与悲伤的队员们， 已经习
惯在场上呼喊着对方的名字，用
手找寻着彼此。

“眼前的黑暗曾让我本能地缩在一角，心里感到
无限恐惧；如今戴上眼罩，眼前的黑暗却变成了我们
竞技的舞台。 ”平日里，侯立杰摘下眼罩都不敢放肆
地跑，可上了球场，有队友随时帮衬，有教练细心引
导，他们彼此信任，就毫无保留了。

期盼花开

成立于 2005 年的河北省盲人足球队，是目前河
北省仅有的一支盲足队，由河北省残联主管，代表河
北参加全国性赛事。 这支队伍曾在 2007 年和 2011
年两次获得全国亚军， 但今年却止步于全国残运会
预选赛八强。

“队员们比较年轻，还得多训练。 ”侯立杰虽然对
成绩看得比较开，但这支昔日强队未来能走多远，他
心里也没底。

2015 年，河北盲足队进行了大换血，队里一度
只剩下他一个人，后来教练多方奔走，慢慢地凑齐了
现在的阵容。

“现在是根据比赛情况确定集训时长。 ”球队教
练刘子龙说，现在的盲人足球队，一共有 7 名队员，
都是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 有的队员去年才
刚入队，除了集合训练，他们更多的时间在学习盲人

按摩。 集训多为封闭性训练，练球时间很容易跟
学业产生冲突。

练球也会影响到队员的生计。 加入球队后，侯
立杰、周鹏涛经刘子龙推荐，也成了河北邢台特殊
教育学校的学生。 今年是他们在学校里的最后一
年，两人本已在北京找好了实习门店，但为了本次
全国残运会选拔赛集训， 特意请了一个月假，“损
失了辛苦积攒的客源和一个月 4000 多元的工
资”。 在足球队，每天只有 50元的务工补贴。

即便如此，大多数球员在接到征召时，都会选
择回来踢球。 “老板不准假的话，大不了我就换个地
方接着干呗。 ”周鹏涛现在已经完全爱上了足球，走
在路上，球瘾上来了还会踢几脚路边的小石子。

“毕业后各奔东西，特别舍不得队友。 ”他想
常回来看看。

备战本次全国残运会选拔赛前夕，刘子龙发
了一条朋友圈：“有些路，走下去，会很苦很累，但
是不走会后悔。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走着
走着，花就开了。 ”

周鹏涛把原文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
“你的花开了吗？ ”记者问道。
“现在还是个花骨朵吧，等我们闯入全运会

才算（开花）！ ”他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征战全运会
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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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余份法律文书、2000 多人次法律咨询、
200 余件法律援助案件、300 余名法律援助受助
人、600 余万元赔偿款……10 年时间里，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无手律师”白志坚，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蓝天。

1994 年，年仅 8 岁的白志坚在一次玩耍中
不慎触碰了高压电当场昏迷， 醒来后双手失去
知觉。经过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白志坚双手的
内部组织已全部坏死，只能截肢。 截肢、血管移
植、 植皮……白志坚一共经历了 20 多次手术，
前臂几乎被切除。

经过两年的漫长治疗， 白志坚一家回到了杭锦
旗。看到儿子残疾的身体，白志坚的父母决定为儿子
讨一个说法。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请不起律
师，官司一审败诉了。 二审时，杭锦旗的田生良律师
做他们的代理律师。 官司打赢了， 田律师却分文未
收。在白志坚幼小的心里，田律师就好像是超人一般
的存在，这让白志坚爱上了律师这个职业。

在医生的建议下，白志坚开始练习用脚写字。 笔
太细，一开始只能缠着纱布练习，皮磨破了就包扎好
继续练。现在，白志坚用来写字的右脚脚趾已经变形，
比正常的左脚趾长出很多。 2008年，白志坚以优异的
成绩考进了杭锦旗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成了一名法
律工作者。 2013年，白志坚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后来
又担任了杭锦旗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白志坚经常和同事一起讨论案情， 希望可以为

当事人争取更多的利益。参加工作后，白志坚觉得用
脚写字不合适，平时尽量用电脑工作避免写字。下班
之后他不断尝试别的书写方法，一开始练习过用嘴，
但仍不是很方便。无数次练习后，白志坚已经可以用
断肢夹着笔写字了。

2016 年 9 月，四川籍外来务工人员向某在工地
干活时，因为操作机器失误，导致 1 名工友死亡。 向
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依法逮捕。 白志坚在承
办该案后，通过依法辩护，向某获得了缓刑判决。 向
某被释放后， 找到白志坚当面致谢， 从口袋里掏出
1000 元钱，“尽管我家很穷，但我是真心实意想感谢
你”。白志坚婉言谢绝了他。第二天，向某送来一面锦
旗，表示自己开始对免费律师还心存疑虑，现在是打
心眼里感激。

2016 年 8 月，杭锦旗女孩刘原的父亲不幸遭遇

车祸，成为植物人。这一噩耗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如遭灭顶之灾。 看着家中残疾的母亲和躺在床上
的父亲，正在读高三的刘原只能中断学业，用瘦弱
的双肩扛起了这个家。 同年 10 月，白志坚受理了
刘原的法律援助案件。在积极奔走后，白志坚为刘
原拿到了先予执行的 15 万元救命钱。虽然刘原的
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但无偿的法律援助减
轻了家庭的负担，也给予了女孩温暖的心灵慰藉。
在白志坚的努力下，刘原和母亲共得到赔偿款 71
万余元。

“突遭横祸时，我也想过放弃，但是社会给我
的关爱，让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之火，也让
我懂得了感恩。 法律援助受理范围决定了当事人
多为弱者，如果法律不为他们撑腰，谁来撑？ ”白
志坚说。

这两天， 退休老教师陈志凤守了 15 年的秘密，在
浙江传媒学院悄悄传开。

2003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 陈志凤到杭州公交总
公司坐 328 路公交车。 等车的间隙，她看到一个 40 多
岁的男人， 带着一个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 向路人乞
讨。 经过一番了解后，陈志凤得知该男子名叫张继虎，
安徽阜阳人，孩子的母亲因难产去世，孩子生下来手脚
有残疾。 有人让他把孩子扔了，他舍不得，想着生活再
艰难也要把她养大。张继虎说自己身体不对劲，感冒老
不好，由于孩子没人照管，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去打工，
只能靠乞讨为生。

在确认了张继虎所说的真实性后， 陈志凤决定资助
这个女孩———每个月给张继虎 500元，资助 16年，直到
孩子成人为止。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要再带孩子要饭了。

张继虎带着女儿如约回到安徽阜阳老家。 不到两
个月，陈志凤接到张继虎打来的电话。 原来，张继虎之
前以为的感冒，其实是肺癌，临走前放不下这个孩子，
只有把她托付给恩人。

张继虎走后， 陈志凤一直坚持资助小女孩直到
2011 年，陈志凤体检时，被检查出了结肠癌。 手术前，
她请多年的老同事、 学校离退休第二党支部书记金玉
琴帮忙，告诉她这些年来资助小女孩的情况，承诺资助
她 16 年，担心自己办不到了。

金玉琴为陈志凤保守了 7 年的秘密。 今年 4 月 9
日，浙江传媒学院离退休第二党支部开民主生活会，80
多岁的金玉琴把陈志凤的这件事说了出来。

“女孩的姐姐、姐夫都是忠厚的人，但他们也确实
经济困难，两个人都在打工，还要抚养 4 个孩子。 ”陈志
凤叹气，“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万一我不在了，也希望
有人能接班。 ”

让人欣慰的是， 浙江传媒学院的师生已经开始了
行动。 （周有强）

盲人足球队，在黑暗中奔跑
半个世纪前，3 个解放军官兵救了一位 15 岁的少

年，少年过上好日子后，苦寻几十年，找到救命恩人，和
恩人成了“一家人”。

少年叫苏西利（左一），今年 64 岁。 在西安市灞桥
区洪庆街办惠西村一带开诊所几十年， 周围几乎家家
户户都找他看过病。苏西利右腿截肢，而流传于惠西村
附近的知恩图报美谈就与这个伤腿有关。

1969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1 时许 ，15 岁的苏西利
到父亲工作的厂区附近割草时踩到东西发生了爆

炸，他的右腿被炸伤。 在他失血严重要陷入昏迷时，
恰逢王积玉 、韩文琦 、陈志华 3 名驻厂部队官兵路
过，将他背着送往医院 ，苏西利保住了命 ，但右腿被
截肢。

“我当时意识不是很清醒，能隐约记得背我的人喘
得很厉害。 ”当时受伤严重，苏西利的记忆仅限于这些
模糊的印象。

苏西利得救后自学了医学，并开了家诊所，随后娶
妻生子，日子越过越幸福。 然而，他心中始终有一桩心
事未了，就是去找 3 位恩人。当时 3 位恩人早已离开部
队，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放弃过寻找。

2010 年，苏西利的弟媳妇在洪庆街道开了个理发
店，见到每个顾客都会讲述苏西利的故事。 巧的是，王
积玉来理发时，双方的故事吻合了，苏西利接到通知，
赶到理发店，双方讲述经历，最终相互确认。

从那以后，王积玉成了苏西利的又一名亲人。 “我
就比他大 7 岁，他非要叫我叔，让孩子们叫我爷爷。 ”王
积玉说，苏家人都把他当亲人当长辈，过年过节上门看
望成了雷打不动的事情。

当年的连长韩文琦尚健在，遗憾的是，当时的指导
员陈志华已去世。 苏西利赶到青海一个县城见到了恩
人韩文琦，当面进行了感谢。

本报讯 （记者黄榆）近期，有市民反映有个别公租房承
租人、房屋中介机构公然发布转租公租房的信息，为了遏制
这种不法行为， 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日前对外发布“关于举报转租公租房的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根据《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公租房承租人擅自转租已承租房屋的 ，按市场
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 记入个人住房
保障诚信档案，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5 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经纪人员提供公租房出租 、转
租、出售等经纪业务的 ，依照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记
入信用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对
房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约资格，处以 3 万元以下罚
款。

倡议书还提出，非法转租的次承租人将被清退，因转租
造成的经济纠纷，与昆明市公租房公司无关，由此导致的损
失将由承租人和次承租人自行承担。 这意味着非法转租将
面临赔钱退房，因此求租者一定要核清房源信息，拒绝非法
转租公租房。 若想申请公租房，请登录“昆明安居网”，了解
权威信息，通过合法合规渠道申请。

昆明：公租房擅自转租将被收回

缴获作案手机 230部，解除被骚扰号码 8万余个，初步核实涉案金额 500余万元———

安徽警方捣毁一“呼死你”黑色产业链

默默资助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诺）“呼死你”，一种网络电
话自动追呼系统, 能对选定的电话号码进行强烈干
扰，如今正成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 当地
警方成功摧毁一条从制作“呼死你”软件到使用、贩
卖进而非法牟利的黑色产业链， 抓获 7 名犯罪嫌疑
人，缴获作案手机 230 部，电话卡 3000 余张，解除被
骚扰号码 8 万余个，初步核实涉案金额 500 余万元。

2018 年春节期间，合肥市多家餐饮连锁酒店报
案称：店内订餐电话被“呼死你”软件“打爆”，严重影
响了饭店的正常经营， 之后犯罪嫌疑人发送微信付
款二维码到受害人手机， 每部电话索要 200 元到

500 元不等的赎金，饭店付款后订餐电话恢复正常。
合肥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3 月

19 日 17 时，犯罪嫌疑人刘某津在福州落网，其对自
身利用“呼死你”软件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

专案组发现作案工具———“安卓云呼”软件危害
巨大。 警方立即对刘某津的上线人员进行抓捕：4 月
20 日到 5 月 9 日，以黄某为核心的贩卖“安卓云呼”
软件的 4 名中间层代理商悉数落网。随后，办案民警
分赴湖南省张家界市、 山东省淄博市将网站管理员
刘某和软件制作维护人员杨某森抓获。

至此，这个“呼死你”软件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

摧毁。据犯罪嫌疑人杨某森交代，刘某雇佣其进行软
件的编写、升级和网站的维护，他在大量手机内装载
“安卓云呼”App 后， 这些手机卡号就形成一个巨大
的主叫号码池，在软件上选择被呼号码后，号码池内
在线的所有主叫号码就会形成交叉呼叫， 进而对目
标号码进行不间断拨打骚扰。

据专案组初步统计，2017 年 3 月至该团伙被摧
毁，“安卓云呼”注册 App 用户 60 余万个，呼出号码
2800 余万次，累计收款 500 余万元。

目前，刘某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刘某、杨某森
等 6 人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合肥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00公里路程，每次往返 5个多小时———

青岛一对 80后夫妻坚持支教 7年

教练刘子龙（右四）与河北省盲人足球队队员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7 月 11 日，在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岳村
乡东北庄村，杂技学校的学员在练习晃圈。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东北庄村是

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2008 年 6 月，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东北庄村 ，有一个杂技学校 ，来自周
围县区的 40 多名年龄在 5 到 15 岁之间的
学员在这里学习杂技技艺。 因为学员大部分
来自经济条件相对拮据的农村家庭，杂技学
校只收取学员基本生活费，不收学费。 通过
一定时间的训练，学员们逐渐能演出一些杂
技节目，个别“苗子”也会被更大的杂技演出
团体吸纳，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追逐他们的杂
技梦想。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 摄

农村娃的杂技梦


